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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艺苑

《二泉映月》能传承于音乐学院吗？

□□ 席强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音乐中没有

音乐会这个概念，目前我们看到的音

乐厅样式的纯音乐演奏的音乐会来自

于欧洲宫廷交响乐体制，所以，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没有音乐会这一说法。百

年前很多中国人奇怪地问：音乐怎么

还能开会？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传统与

文化形态的差异问题。

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是

如何表演的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至

宋元时代，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形式

基本上是以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形式

呈现，主要流行在宫廷礼乐中。春秋

时代的《诗经》是以风雅颂篇章，从礼

乐教育入手，以诗歌入乐形式达到制

礼作乐；汉代乐府的音乐职能包括了

当时的相和歌、鼓吹乐、郊祀乐歌、歌

舞百戏等形式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清商乐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

型宫廷歌舞音乐，其内容和形式有大

有小。大型的有汉唐时期流传的“大

曲”形式，如法曲《霓裳羽衣曲》，它有

极其庞大和复杂的结构，演奏、演唱并

结合舞蹈，形式丰富多彩。“大曲”的内

容涉及古史及叙事文学性的故事，小

型的像白居易《琵琶行》诗歌中描写的

器乐独奏。民间流传的音乐主要是以

生活和农耕生产的民间音乐，以及伴

随民歌演唱的器乐形式为主，我们今

天依然能够看到的琴曲雅歌、苏州评

弹、大鼓说唱、陕北老腔等曲艺说唱艺

术类型，属唱奏一体类型。

从历史沿革来看，中国民族乐器

的演奏大多是伴随着边吟唱、边舞蹈

的形式流传发展，古辑诗赋里的描写、

历代宫廷乐舞形式、民间乐社等都比

较典型地反映了乐器演奏是一项多样

化的艺术表演形式，如大家熟悉的花

鼓乐、采茶调，尤其是新疆维吾尔族的

木卡姆，贵州苗族飞歌、侗族大歌，藏

族囊玛等歌舞音乐都是包含了歌乐舞

的艺术形式。

在中国古代，“乐”实际上是包含

音乐、歌舞、诗赋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内

容。古代音乐的“乐府教坊”“瓦舍勾

栏”等场所中演绎的各种器乐形式，包

括各种地方戏曲艺术中的器乐形式，

应该是融演奏、说唱、表演于一体的艺

术。所以，近百年来，中国音乐以单一

性舞台形式而出现的音乐会模式，是

借鉴学习了西方音乐模式而产生的，

在形式上它是以乐器演奏的技术性表

演为核心的纯器乐曲。中国类似这样

一种形式的器乐合奏最初也是由宫廷

走向民间的，一部分是由戏曲艺术脱

胎而来，如弦索十三套、潮州弦诗、苏

南吹打、河北吹歌、佛教和道教音乐

等，这些音乐自兴起发展以来均以纯

器乐曲的形式流传。最重要的原则

是，中国传统器乐曲有着与西方截然

不同的呈现规律，且表演的场所不像

西方那样有专门的音乐厅和剧院，中

国的民间音乐多以散落在各地的城乡

庭堂、田间地头、广场院落为表演场

所。例如，传统佳节中的庙会、婚丧嫁

娶、寺庙法事等都是民间器乐音乐的

活动场所。中国的古琴、琵琶等少部

分乐器的演奏发展是独立于宫廷音乐

和民间音乐发展脉络的，自形成和流

传的几千年来，它们有独立的乐谱、流

派、乐器形态，与其他传统乐器在演奏

方式上有独立的流传特征。

近百年来，以民族音乐家刘天华

为代表的民族传统音乐模式在采用西

方音乐会模式继承发展时，中国传统

音乐的内在规律和风格特征都开始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变化不仅是

出现在构成音乐的创作法则，以及音

乐演奏在风格把握上的重大变化，就

连呈现音乐样式的表演形式也改变

了，如纯音乐会式的各种独奏、重奏、

民族管弦乐形式，采用了以西方作曲

技法为主体的写作方式来构成，即用

规范的五线谱作曲规则和严格的演奏

要求，演奏中任何人对乐曲的乐音不得

进行结构、节奏和音色上的即兴加工、

装饰与润腔处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框格在曲，色泽在唱”。而中国传统音

乐的状况是，我们千百年来就是以黄钟

大吕的依声寻曲、依律为调、腔随字走、

依字行腔规律和方法进行唱奏，即音乐

的展开是以主旋律为框架，在这个基础

上由起承转合的结构，用即兴发挥的形

式和边演奏边创作的模式，形成了中国

音乐活灵活现、千变万化的规律。特别

是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作品，它们大多

是由演奏家从历史性的传承中，一代代

地丰富、完善，并整理形成一个或几个

不同形式、流派的演奏版本。尤其是

演奏家就是作曲家，一首作品由历朝

历代无数个不同演奏家和群体完成，

这是中国传统音乐构成的最大特征，

也是体现中国音乐风格特色的最普遍

规律。

今天，当我们将这一独特的音乐

传统规律打破，用西方形式的作曲规

律和演奏理念去呈现时，中国传统音

乐的风格和特色自然会发生根本性的

变化，由于构成音乐的法则和方式不

同，其内在的实质也就不同。很多人

说，近百年来，刘天华在中国专业音乐

教育中有位置，而华彦钧（阿炳）没有

位置，因为我们的音乐教育和表演理

念转变成为以西方音乐理念和形式的

法则为基础和主体来传承教学，以华

彦钧《二泉映月》为代表的中国民间音

乐演奏法则与西方音乐存在形式与规

律上的本质区别，所以，在音乐学院

里，中国音乐的传统法则怎么可能与

这些西方音乐法则格格相融呢？纵观

今天的音乐教育，我们如何从根本上

转变中国传统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位

置和传统特色，突出中国民族音乐的

本体性，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和西方音

乐体制，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音

乐教育体制，这在今天中国人文建设

发展中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今天的专业音乐教学中，刘天

华是将传统音乐的素材用西方音乐的

法则重新创作，也就是借鉴西方的作

曲技法重新创作的国乐风格，《光明

行》、《烛影摇红》就是借鉴西方的音乐

理念和形式创新发展而形成的继承样

式，自然，刘天华在现代专业音乐学院

教育法则中就有其一席之地。而华彦

钧的《二泉映月》在音乐呈现方式上完

全是中国纯民间法则形式的，没有借

鉴采用外来创作和演奏模式，是原汁

原味的纯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模式，是

不同于西方体系规律的，它们是两种

理念、两种形式、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音乐模式，自然也就不在一个教育

规则中。所以，在近百年来西学东渐

式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中，刘天华有

位置，华彦钧没有位置，这是很自然的

道理。当然，在近 60 年的音乐教育和

继承关系中，我们始终想在专业音乐

传承中将华彦钧这一种类的音乐引入

并加以继承，但总是与目前来自西方

模式的音乐教育理念和形式格格不

入，归根结底是文化样式不同、文化理

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它们怎么可能

成为一个锅里吃饭的大菜呢？基于这

种现实，甚至百年来，很多人由此怀疑

中国传统音乐，质疑和否定中国音乐

传统，特别是用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

科学来衡量和比较中国音乐，这是典

型的以西方工业文明指责中国传统农

耕文明而产生的偏见和歧视，是以西

方科技生产方式向传统产业文明侵略

扩张的行为，通常我们将它称为文化

冲突现象。

世界文明应该是由不同地域、不

同民族、不同文化而形成的多元化、多

体系形态组成，他们的共生共存关系

形成了世界上各民族各个国家在音乐

艺术上色彩斑斓的风格特征。在人类

文化发展中，不能因为生产形式原始

就歧视这一文化遗产，更不能因为有

发达的工业文明就否定原始部落和欠

发达地区的文化传统，这是带有浓厚

殖民统治色彩对传统文化进行奴役改

造的思想使然。每一个民族历史背景

不同，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就不

同，从而形成了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文

化形态，这就如同西方人吃的是西餐，

这里有意大利西餐（歌剧）、法式牛排

（交响乐）、俄式大菜（芭蕾舞）、德式咖

啡面包（钢琴奏鸣曲）；而我们中国人

则是中餐，这里有粤菜（广东音乐和粤

剧）、川菜（四川清音和川剧）、闽菜（福

建南音和高甲戏）、西北菜（西安鼓乐

和秦腔）、杭帮菜（江南丝竹和越剧），

可以说，一地一方言，一地一声腔，一

地一音调，十里不同乡、五里不同俗，

形成了中国各地方的民族音乐文化，

这就是中国特色。

中央民族乐团近年来创作推出了

两台具有继承和创新精神的民族乐剧

《印象国乐》、《又见国乐》。剧目公演

以来之所以深受广大观众喜爱，是由

于在演出中，乐曲的创作与表演保留

了国乐最传统的手法，同时结合了中

国传统的吟诵、演唱和语言表达，使音

乐更富有内容和情感。舞台上，演奏

家不仅仅只是为演奏而专一性地表

演，更重要的是通过独白、影像、美术

设计、服饰搭配与音乐融为一体，使音

乐与舞台形成了多视角、多色彩、多背

景的艺术效果，同时，整场演出结合了

中国民族乐器最经典的乐曲，使观众

从历史的长河中感受到了文化的回顾

与洗礼。王潮歌导演与姜莹作曲在创

作这两部作品时，其最大的艺术核心

是抓住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最重要的原

始风貌，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重新设计

创作，并且在中央民族乐团这一国家

乐团的高超演绎中，琵琶、二胡、笛子、

古琴等独奏均是在保留最核心的曲调

与演奏法的基础上去呈现，是运用了

民族乐器演奏中最传统的润腔技法，

结合舞台戏剧化的人物和情境变化，

采用当代舞台科技技术，从而形成与

西方常规音乐会模式截然不同的音乐

呈现方式，形成风格、韵味和形式上的

巨大反差。在音乐上这是纯粹的中国

传统形式与特色的表演，在舞台风格

上这是回归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传统

现实的创作，这一传统我们将这一传

统丢弃了很多年，人们都忘记了过去

是怎么样的历史，一千多年前的大唐

有燕乐、俗乐、十部乐、九部乐，这些本

土的与外来的音乐基本上都与《又见

国乐》相同，是综合性的表演，而非单

一性的演奏。今天，我们将它再找回

来，发扬传承是我们的复兴责任，就像

祖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形式需

要我们去保护去继承，使中国音乐的

本来面貌得以重现，这是我们创作这

两台剧目最重要的目的，也是树立国

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标志。

（作者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


